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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教師對學生的特殊鼓勵，結局卻出乎她的意料）



來自社區大學的教授反覆建議我，不要忘記最基本的教學規則：



當用挑戰激勵青年學生們學習時，務必要謹慎。



但我為了更好地教學生，經常打破這條規則，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陷入過真正的麻煩。



每個學年，我都有很多文學和藝術課要上，這個學期就要同時教世界歷史和一年級法語。



我的學生們大部分都來自於小鎮和鄉村，他們都是因為某種原因進不了四年制大學的那種人。



很多學生有點兒個人特長，但卻需要教師提供更多的鼓勵、幫助以及指導，我總是盡最大努力激勵他們。



今天就是一個讓我十分抓狂的日子，我剛給他們的期中考試打過分，大約一半的學生非常糟糕，我只好挨個找他們單獨談話，試圖給他們進一步指導，同時，我也在準備向教導主任解釋為何我的班考得那麼差。



彼特．J是我今天談話的最後一個學生。



他是個在附近農場長大的好男孩，他學習十分刻苦，對我教的兩門課尤為上心。



他向我哀求著想通過考試，但是他的分數實在太糟糕，只有1個C，多半是D甚至是F。



我對他也下了很大功夫，因為他總是很盡力，而且對我的要求很聽話。



「但是貝茜女士，難道就沒有什麼別的辦法讓我通過考試嗎，您能不能給我額外加分？比如給我幾個我能完成的特別課題？我的手工很強的——斷頭機我都能造出來！」



最近的歷史課，彼特對法國大革命很感興趣，對革命時期的那個殘忍機器有種古怪的迷戀，對此我並沒有在意，畢竟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一半是因為我面臨的壓力，一半是因為他的話實在荒謬，他所謂的建造一座大型斷頭機完全是個不靠譜的主意！



誰能在家裡藏下那麼高的一個玩意兒？



難道要放在他的課桌抽屜裡？



我幾乎是失態地大笑起來，一句話脫口而出：「彼特，如果你能造出一台斷頭機，並且證明它確實能使用，我不但兩門功課都給你評A，你還可以砍掉我的頭！」



我的話音剛落，他頓時滿臉放光。



「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貝茜女士！！！您看著吧，我們一定能造出最好的斷頭機！」



接著，他像是被重新激起了鬥志，衝出了我的辦公室。



「我剛才做了什麼？」



我有些迷惑。



「要是他完不成這個『課題』，兩門課都要掛科，這會徹底地摧毀他的自信……到時候我該怎麼幫他呢？」



隨著幾周時間過去，彼特偶爾向我提交他是如何建造斷頭機的報告，每次聽起來都像是他在採購萬聖節禮品，因此我屢次提醒他，他要向我證明機器確實能夠工作，彼特總是向我保證他有辦法。



學期末的最後一天來臨了，我有些擔憂。



這天，我把自己的教師制服打理得一絲不苟，新的灰色筆筒裙，白色的襯衣，灰色的長筒絲襪和黑色漆皮高跟鞋，淡金色的頭髮在腦後梳成一個圓髻，光潔的額頭上清爽地撥開幾道淺淺的瀏海。



我滿意地看著自己在鏡子裡的形象。



學生們全年的成績已經出來了，他們大部分都通過了考試，彼特的成績明顯提高，但和不多的幾位同學一樣，仍然達不到及格標準，儘管如此，我真的打算幫他進入大學，因此我打算找他談談，然後在最後一天給他補習一下，讓他參加補考。



「彼特，我將讓你通過考試，一門C，一門D。」



「噢，不，貝茜女士，您不能那麼做——我一定要得A！」



他不尋常地穿著一套老舊的破衣服，大聲叫道：「今天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大家將向您展示我造好的『法國剃刀』！」



「但是……你想怎麼證明？」



我有些愕然，結結巴巴地問。



「就是現在，貝茜女士，她們已經在農場等我們了。」



「是誰在等？」



「我的兩個女朋友將幫助我展示這台斷頭機如何工作，走吧，貝茜女士——我開車送您過去！」



雖然只是一個玩笑，但我確實承諾過給他一個機會，因此我無法拒絕他的邀請。



我收起記分板和成績單放進文件夾，和他一起下了走廊來到停車場。



我們開車時，彼特熱情地喋喋不休，以表示他對我的感激。



「一百萬次地感謝您給了我這次通過的機會，貝茜女士！」他一遍又一遍地嘮叨著。



「別提了，彼特。」



我有些煩躁地回答。



我們在村道上開了8英里，最後抵達了彼特父母的農場。



車庫旁邊的馬房是空著的，一輛老舊的別克停在一座巨大穀倉的白色油漆大門前。



「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彼特說道：「那輛車是丹妮絲媽媽的。」



彼特將他的福特停在丹妮絲的車後面，我們走進了混暗的穀倉。



兩位女孩肩並肩地靠在一起，耐心地等著我們。



「貝茜女士，她們就是我的助手。」



兩個女孩都是中等身材，年紀在16、7歲上下，丹妮絲是個金灰色頭髮，藍色眼珠的女孩，容貌有點令人不敢恭維，客氣地說很一般。



傑西卡的容貌姣好，瓜子臉，高挺的鼻梁，褐色的眼珠，擁有一頭濃密的黑色短髮，她的髮型很奇怪，後腦勺上很短，臉頰兩側卻很長，額頭上留著幾縷長瀏海，與白皙的皮膚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她們穿著打扮品味大約就是當下流行的非主流：



丹妮絲穿著腰部做舊的破爛牛仔褲。



而傑西卡下身是一條看起來很貴的緊身黑色皮短褲，兩條纖細的長腿一直暴露到大腿根部，上身是一件亮紫色的長袖襯衣，有一個造型古怪的領子。



更古怪的是，丹妮絲右肩的挎包裡露著一把大剪刀，而傑西卡的雙手顯然是被緊緊地綁在背後。



「很高興見到妳，」丹妮絲平靜地說。



「我們都期待這一天很久了！」



傑西卡補充說，她看起來十分興奮。



「這邊請，女士們，」



彼特風度翩翩地說，他帶著我們走進穀倉深處。



裡面空氣有些陰冷，在穀倉的角落裡有一圈柵欄圍著的地方，明顯是給一小群牲畜過冬準備的。



那兒地盤不小，除了一個金屬的，離地面足有30英尺高的穀倉屋頂，沒有天花板；



粗糙的水泥地板上鋪著新鮮的乾草。



在柵欄中間，聳立著一台完全尺寸的法國斷頭機！



彼特打開了柵欄的木門，我們一個個走了進去。



「傑西卡、丹妮絲，真的非常感謝妳們的到來，」



彼特再次表示了感謝。



「很高興來這兒。」



傑西卡微笑著回答，然後被反綁著的女孩嬌羞地撅著小嘴，仰起頭，掂著腳跟向彼特索吻，男孩有些羞澀地給了她。



我的目光被彼特的造物所吸引了，現在我們正在機器的後方——



他竟然真的造出了如此巨大而不可思議的設施？



斷頭機有15英尺高，用黑色的硬木製成，顯得十分堅固。



巨大的金屬鍘刀具有明顯的傾斜的三角形刃口，被打磨得十分鋒利。



用來放置受刑者身體的平板豎立著，三條皮製的束縛帶正等待著第一位犧牲者就位。



在斷頭機平板的左側，放著一隻邊緣低矮，打開蓋子的白色長條形木箱，同樣在等待著彼特的處刑對象。



「唔，那麼，丹妮絲，讓我們開始吧。」彼特說道。



他走向斷頭機，開始升起閃亮的鍘刀。



丹妮絲抓住她朋友傑西卡的胳膊，將她推向豎起的平板。



傑西卡自覺地將身子緊貼在上面，然後被丹妮絲用皮帶緊緊地綁住了背部、雙腿和腳踝。



我向前走了幾步，以便看清她們的表情。



丹妮絲神情專注地在她朋友身上忙碌著，而傑西卡明亮的大眼睛中滿是好奇的神色。



丹妮絲把手伸到傑西卡背後，將她紫色襯衣的領口折到了襯衣裡面，讓女孩纖細白嫩的脖子完全赤裸——



以方便鍘刀砍頭！



隨著丹妮絲的動作，傑西卡只是將自己赤裸著的修長脖子輕輕地左右扭動了幾次，然後伸直，看起來很高興餐刀的樣子。



彼特將鍘刀升到位，在刀片進入頂端的卡槽時發出卡啦一響。



他走向丹妮絲，和她一起將捆綁著傑西卡的平板推著前傾放倒，然後向前推向斷頭機下方。



彼特用手壓著傑西卡的後腦勺，以便在他放下活動上卡頸板時女孩保持腦袋不動。



在他的壓制下傑西卡顯然很平靜，接著女孩就被鎖死在斷頭機下了。



我站在斷頭機的右邊，稍稍靠近兩根立柱，因此很清晰地看到了他們準備的過程。



彼特現在走到了立柱左邊，右手放在了斷頭機的扳手上，他微笑著說：「傑西卡，對貝茜女士笑一下。」



傑西卡將臉轉向我的方向，張開小嘴微笑起來——



這是彼特拉動了扳手，鍘刀飛速下墜，刀鋒閃耀的寒光反射在傑西卡明媚的臉上——



隨著沉悶的「喀嚓」聲，沉重的刀架擊中了平板！



傑西卡的微笑一瞬間轉變為扭曲的鬼臉，少女好看的柳眉緊緊地皺起，嫵媚的大眼睛瞇縫著縮成一條線，櫻唇顫抖著分開露出緊咬的牙關，顯示著她在脖頸被粗暴切斷的瞬間遭受了極度的痛苦。



在她的腦袋翻滾著落入等待的柳條籃時，黑色的頭髮飄了起來！



在鍘刀斬下的瞬間，平板後方立刻噴射出紅色的血流，濺在了丹妮絲和彼特的舊衣服上，也星星點點地飛濺到了我的教師制服上。



傑西卡的鮮血如此豐富，地板上的乾草立刻被平板上流淌下來的血液染紅了！



「我現在是個劊子手了！」



彼特哈哈大笑著宣佈，他和丹妮絲互相擊掌五次慶賀，緊緊地擁抱著來了一個法式長吻。



我震驚而恐懼地望著正在慶祝的一對年輕男女，他們剛剛殺死了一位少女！



我瞥了一眼傑西卡綁在背後的，仍然在抽搐著的手腕，紫色襯衣和黑色皮短褲包裹下的嬌軀還在細微地顫抖，兩條被皮帶束縛著長腿仍然哆嗦著抖個不停，鮮血從平板和鍘刀上淌下，現在容納著頭顱的柳條籃也開始滲出了鮮血。



不久，一線黃色的液體也從平板上滴落到地上，空間的血腥味中又增添了一絲尿騷味。



傑西卡失禁了，少女的屍體失去了剩餘的生機。



彼特和丹妮絲終於分開了彼此，他們走到斷頭機右邊，解開了傑西卡剛被斬首的新鮮屍體，將它滾進了低矮的長條木盒。



讓我驚恐的是，丹妮絲從一旁拖出了另一副同樣的棺材！



彼特把手伸到籃子裡，仔細地摸索了一下，然後抓著傑西卡的頭髮將她的首級提到了空中。



血水還在從她腦袋下方剩餘的脖子上滴落，少女臉上已經看不出痛苦的表情，只剩下慵懶的平靜。



她臉色蒼白，雙眼緊閉，修長睫毛搭在眼瞼上，挺翹的小鼻子和臉頰上濺落了幾滴血珠，小嘴微張，一排鮮血染紅的貝齒緊咬住下嘴唇。



「現在，貝茜女士，妳看見我的斷頭機工作了吧！妳現在可以給我評分了。」



他走向柵欄，柵欄的金屬欄杆上設置了兩個尖銳的矛頭，他把自己第一次砍下的首級直插在了其中一根矛頭上。



彼特和丹妮絲看著我時，我的手明顯地顫抖著，打開了帶來的文件夾，拿出了裡面的成績登記表和計分板，我試圖翻到記著世界歷史和法語的那一欄，卻找了好幾次才找到彼特的名字。



彼特過來站在我身邊，遞給我一支擰開筆帽的水筆——



我慌亂地塗抹著過去寫好的C和D，重新在頁面空白處劃了兩個A，我的手顫抖得十分厲害，簽名的字跡模糊不清。



丹妮絲將一張我落在地上的紙撿起來交給我，我聲音發顫地說了聲謝謝，然後匆忙地將所有的物品塞回文件夾。



「現在……彼特，你過關了，你可以開車送我會學校了。」



彼特驚恐地看著我。



「但貝茜女士，」



他結結巴巴地說：「您給我的挑戰不是這樣的！現在您已經看到我們處決了傑西卡……貝茜女士，難道您不留下來嗎？」



我的胃裡完全被恐懼糾結著，但彼特得到過我的承諾。我不想這樣——



我很想立刻從這座可怕的穀倉逃出去，逃離即將降臨到我身上的，可怕的命運！——



但是我還是艱難地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會履行自己的承諾。



「好極了！」



彼特興奮地叫道，做了一個邀請的手勢。



「丹妮絲，能幫我完成這個光榮的工作嗎？」



說著走向斷頭機開始再次升起鍘刀。



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膝蓋開始變得癱軟。



丹妮絲走到我身後，堅定地將我的胳膊拉到了背後，手腕交叉，我感到一根繩子在我的手腕上緊緊地纏繞著。



最後狠狠地拉了幾下，帶來一陣刺痛，我試了試束縛手臂和腕部的繩結——



沒用，我現在已經被牢牢地捆綁住了。



我感到她的手摸索著我的後頸，迅速地解散了我腦後的髮髻，讓我的一頭秀髮披散下來——



接著是銳利金屬快速切割的「嗤啦」聲，她正在剪短我的頭髮！



接下來她又像對傑西卡一樣將我上衣的領口翻進襯衣裡，讓我引以為傲的纖細雪白頸子完全赤裸，穀倉的冷風陣陣掠過我即將受刑的赤裸後頸，讓我的脖子上起了一陣雞皮疙瘩。



丹妮絲抓住我的胳膊，將我推向平板！



我不得不緊緊地貼在了仍然血跡斑斑的平板上……



皮帶有條不紊地跨過我的反綁的雙手；



固定住我的後背；



勒住我的纖腰；



最後緊緊地綁住了我的腳踝。



現在我被完全束縛在平板上了！



在被捆綁的過程中，我抬頭看著鍘刀（上面傑西卡的鮮血還在滴落！），慢慢地越升越高，直到再次升到頂端！



彼特升起了卡頸口的上活動板，笑瞇瞇地對我說：「再次感謝您，貝茜女士！」



他在我的臉頰上溫柔地長吻了一口——



淚水盈滿了我的眼眶，我意識到這是我在世上的最後一吻！



彼特和丹妮絲將我向前放倒，水平前推，卡頸口上活動板就在我眼睛上方！



彼特用手抓住我後腦勺上剩餘的頭髮，示意我抬起下巴。



我被繼續推向前，當平板被推到位後，我細嫩的咽喉觸到了卡頸口下方堅硬冰冷的木板。



隨著上活動板落下，我聽見了鎖扣關閉的卡拉聲。



這樣，我的脖子只有被迫直直地向外伸出，等待鍘刀的致命一擊！



現在，我的臉正被迫著面向一個空的，沾滿血跡的柳條籃……



儘管我驚恐的目光正聚焦在即將接納我首級的容器裡，眼角的餘光還是瞥見彼特的腿移到了斷頭機的立柱邊。



他安慰性地將手放在我的背上。



「再見，貝茜女士，」



他的聲音很溫柔。



我聽見鍘刀脫鎖的卡拉聲，感到斷頭機的整個機架在隆隆聲中顫抖著……



「喀嚓！——咚！」——



我的脖子像是在燃燒！我正在向前翻滾……



噢……天哪！天哪！天哪！



柳條籃的底部最後接住了我，同時，脖子上灼熱的痛感很快消失了。



我在籃子底部滾動著，在幾秒鐘內連續撞擊了籃筐，大腦裡一片空白……



接著一隻手抓住了我頂門上的頭髮，將我提了起來。



我隨著染血的鍘刀一起上升，在平齊胳膊的高度，看見彼特和丹妮絲的臉分別在斷頭機立柱的兩邊。



在立柱後方，一具包裹在白色襯衣和灰色套裙中的美妙無頭女屍被俯臥著綁在平板上，正在死亡的劇痛中發出最後的微顫。



鮮血正在從殘留在屍體脖子上的斷口中嘶嘶地噴出。



女屍赤裸著的肩膀明顯地抖動著，被牢牢綁在背後的手腕正在奮力下撐。



柔美的手指由握拳姿態慢慢地鬆開，手腕下的美臀一拱一拱地試圖掙脫皮帶的束縛。



被皮帶直直地固定在平板上的雙腿細微地痙攣，由於腳踝也被綁著，兩隻套著黑色高跟鞋小腳只是觸電般微微顫抖著……



「您真美，貝茜女士！」



彼特輕輕地說，一片黑霧開始填充我的視野。



他開始走動，將我帶離這台剛剛屠殺了我的可怕機器，直到角落裡我看見了傑西卡。



不！是她被插在柵欄尖刺上的人頭！



旁邊是另一根空著的尖刺！



我現在的位置比她高一點，在我感覺被狠狠插下去的時候，眼前的光線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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